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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赫拉斯·恩格道尔引用了黑格尔的话来暗示耶利内克的人生
和写作姿态：“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女人是社会的反讽（irony）。你既不与社会妥协，也不与你的时代妥协，同时，你也
不媚悦读者。如果说，文学就其定义而言是一种不屈服于任何事物的力量，那么，在我们的时代，你就是它的最真
诚的代表之一。”本文笔者力图探讨反讽在文论史上的不同含义、耶利内克的反讽意识及其剧本《死亡与少女》中
体现出的反讽。
一、何谓反讽
反讽（irony）这一文学理论术语有悠久的发展历史：从古希腊文论到德国浪漫主义文论，再到英美新批评和后

现代主义文论，它“不仅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且在概念上还不断地在发展”①，因此反讽成为文论史上最令人
头痛的概念之一。
反讽源于古希腊喜剧的一种角色类型，即“佯装无知”，说出的却是真理。这是一种修辞术。运用这种修辞技巧

的主要代表是苏格拉底（自贬式佯装）。比如柏拉图《大希庇阿斯》篇中，苏格拉底故作无知地向希庇阿斯请教“什
么是美”，并把希庇阿斯自以为是的答案一一驳倒。
反讽在文学理论和美学界得到重视，得益于德国浪漫派施莱格尔兄弟的阐发。F.施莱格尔认识到，反讽是“对

于世界在本质上即为矛盾，唯有爱恨交织的态度方可把握其矛盾整体的事实的认可”②。因此，具有反讽意识的艺
术家不会完全倾向任何一个主人公，就像太阳不会偏袒或敌视任何一个人一样。经过德国浪漫派的独特阐发，反
讽这一概念越出修辞，成为一种世界观和立足于此世界观基础上的文学批评原则。因此，艺术家对于笔下的主人
公往往持一种超然或客观的态度。正如米克所言“观察者在反讽情境面前所产生的典型感觉，可用三个词语来概
括：居高临下、超脱感和愉悦感”③。
此后的英美新批评，将反讽扩大为诗歌语言最基本的结构原则，甚至认为无诗不反讽，反讽被宽泛地理解为

与悖论、张力相关的概念。
可以说，从苏格拉底到德国浪漫派，反讽概念有内在的一致性，即不仅是一种修辞技巧、一种创作手法，还是

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克尔凯郭尔就犀利地从“生存”切入苏格拉底的反讽。笔者在本文中采用作为世界观和人生
观的反讽概念，进而分析耶利内克的反讽意识及其在文本中的体现。
二、耶利内克的反讽意识
耶利内克行文或枯燥冗长或轻快跳跃，但总是一针见血的犀利。反讽意识使得耶利内克处于超然、客观、轻

松，甚至游戏的姿态。她的作品无不揭示着人性弱点与其悲剧命运之间的隐秘联系，颠覆了好人———坏人、荡
妇———天使的二元对立。由于反讽意识，使得耶利内克既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色情作家，也非主张人生
荒诞、进而提倡个体自由的存在主义者。
首先，她不属于女权主义。评论界往往将耶利内克的创作视为女权主义，即揭露男性的专制和暴力。她的作品

的确揭示了女性被塑造、被看、被伤害、被诱惑、被需要的方面，却也毫不留情地揭示了女性的人性弱点。
西方女权主义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女权主义（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最初的诉求是妇女在教育、立

法、经济上与男性平等。第二阶段，现代女权主义（20世纪初至60年代）。这个时期的女权主义分流为“激进主义女
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等。这一时期的女权主义要么要求经济方面平
等，要么在“性”方面诉求女性的“解放”。米丽特在她的《性政治》（1970年）一书中第一次引入“父权制”的概念，将女
性和男性完全对立起来，将男性视为迫害者、压迫者。第三阶段，后现代女权主义（20世纪60年代至今）。斗争方式

耶利内克《死亡与少女》中的反讽
⊙李晓林［厦门大学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耶利内克是奥地利争议颇多的女作家，其剧本《死亡与少女》以童话中的白雪公
主、睡美人和现实中的普拉斯、戴安娜等作为主人公，以大段独白颠覆了她们美丽、善良、智慧的形象，透露了她们内
心的困惑、虚荣、挣扎。耶利内克的反讽意识使她超越了女权主义，也不同于存在主义，更不是色情作家。
关键词：耶利内克 《死亡与少女》 反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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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女性的话语创建女性文化，争取和掌握女性的话

语权，在女性的话语实践中成为主体。女权主义吸收
了后结构主义话语———权力理论，丰富和发展了女权
主义。
耶利内克不属于上述任何女权主义。她没有主张

女性的政治、经济、教育权利，也没有塑造无辜的、善良
的、完美而受难的女性（文学传统中的天使、圣母），文
学是人学，她的作品揭示了女性与男性一样的复杂人

性。因此，她对作品中的女人们不只是赞美、同情，而经
常是冷漠的、调侃的，她的作品也超越了悲剧———喜剧
二分，而是悲喜混杂的。
其次，她不是色情作家。她的作品中的确有大量性

描写，如《情欲》中无数的性爱场面、《钢琴教师》中的施
虐———受虐。但是她既非津津乐道，又非严加批判，她
声称自己是“反色情文学”的。从创作姿态讲，她不认同
任何一个主人公，与他们保持距离、冷眼旁观、揶揄嘲
讽。从作品看，展现情欲不是目的，揭示人性中本能的
驱动力才是目的。《情欲》中有无数热烈的性爱场面，但
是它们无异于机械运动。耶利内克用粗鄙的语言如“活
塞”“香肠”来称呼男性生殖器。小说里也有对女性的同
情，但是重要的不在这里。由于反讽意识，耶利内克与
笔下人物的关系是疏离的。在貌似热烈的情欲描写中，
透露出的是悲剧人生中的喜剧因素，是叔本华一般的

感慨：“命运好像是在我们一生的痛苦之上还要加以嘲
笑我们似的；我们的生命已必然含有悲剧的一切创痛，

可是我们同时还不能以悲剧人物的尊严自许，而不得

不在生活的广泛细节中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些委琐的

喜剧角色。”④

再次，由于反讽意识，她也不属于存在主义。存在
主义是以人为中心、主张人的个性和自由的哲学。存
在主义最著名的口号是萨特的格言：“存在先于本质”，
主张“我行动，故我在”。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是存在
主义的首要命题，其内涵是，人首先生活于这个世界，

面临不同的境遇，然后自我选择以确立自己的本质。
对萨特而言，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完全依靠自己，懦夫

之所以成为懦夫也完全是自己选择的结果，因此萨特

自称为是人类主体性的倡导者。存在主义认为人生是
荒诞的，却不认为人性是荒诞的，因此主张确立人的主

体性。耶利内克眼中，人性本身是复杂的，是这个荒诞
世界的一部分，而非如加缪所言：人是无辜的，荒诞在

于“人与世界的对立”。因此，耶利内克作品的主人公不
是西西弗斯，西西弗斯是高贵的、反抗的、悲剧的，耶利
内克作品的主人公则是高贵与卑贱共存、可怜与可笑
共生。甚至，在容貌美丽、身份高贵、才华横溢的女性身
上，人性的复杂也不例外。因此，耶利内克作品的风格
是悲喜混杂的。

三、耶利内克《死亡与少女》中的反讽
耶利内克的剧本《死亡与少女》由五篇独立的文本

组成，是关于女性生存状况和思想感情的剧本。她选取
了童话中的白雪公主和睡美人、德国女剧作家笔下的
罗莎蒙德公主、肯尼迪总统遗孀杰奎琳、美国自白派女
诗人普拉斯和奥地利女作家英格、英国戴安娜王妃作
为五篇文本的主人公。作者没有采用传统的戏剧手法，
没有扣人心弦的矛盾冲突，没有个性鲜明的人物对话，

没有生动曲折的故事，而是运用大段独白来表现主人

公内心生活、谈论生与死。剧本的独白手法，使读者走
进人物的内心世界，了解几位女性的困惑、痛苦、嫉妒、
空虚乃至怯懦。
《白雪公主》篇里，白雪公主不是不谙世事的孩子，
而是深谙女性魅力的女人：“我花容月貌，所以总是成
功。”⑤然而隐喻死神的猎人并没有怜香惜玉，他冷酷无
情地开枪打死了白雪公主。在死神面前，自诩的花容月
貌是没有意义的；在死亡面前，白雪公主是完全被动

的，所有的筹划都是徒劳。熟悉海德格尔著作的读者
不难看出，该篇不仅戏仿格林童话，更是戏仿了海德格

尔的经典句子。白雪公主林中寻找真理，却误入歧途；
没有出现真理的澄明，只有手电筒的亮光晃花了眼睛；

无法躲避死亡，死亡超越了个人的筹划。
《睡美人》篇的开头是睡美人的大段质疑：我是谁？
面前的又是谁？名叫王子还是真的王子？女人通过男人

而复活？男人的爱情给了女性第二次生命？接下来是王

子的话，他的确自诩为上帝，他拥有对睡美人的无上权

力，甚至自诩为她的创造者。上述对话，让我们误以为
耶利内克是个以女性话语重新书写的女权主义者。可
是，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篇末：睡美人与王子穿着性特

征突出的毛绒服装疯狂做爱，并且宣称自己活着。男人
的专制与纵欲，女人的怨恨与唠叨，都消融于狂欢之

中。哪里有女性的尊严？哪里有女性的独立？耶利内克
冷眼旁观，她终结了所谓的女性解放。
罗莎蒙德是《塞浦路斯公主罗莎蒙德》的女主人

公，该剧原为德国女剧作家海尔敏·冯·谢济所作的四
幕话剧，讲述的是罗莎蒙德公主的不幸遭遇和最后完

满成婚的故事。1823年在维也纳歌剧院上演时，舒伯特
应邀为之配乐。耶利内克的剧本中，罗莎蒙德在思考作
为一个女权主义作家的命运，思考与男性关系中的爱

恨情仇。
《普拉斯和英格》篇。美国自白派女诗人普拉斯与
桂冠诗人休斯曾经有过幸福的婚姻，并且育有一对儿

女。休斯的移情别恋和长久的精神焦虑让普拉斯选择
了自杀。英格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撰写过关于维特根斯
坦、穆齐尔、普鲁斯特、海德格尔等人的论文，与罗马尼
亚流亡诗人策兰、音乐家恒茨、瑞士作家弗里希先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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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5页）精神的集中体现。
黄谷柳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广州、香港等地生活，

他既不是解放区、也不是国统区两个作家圈子中的人，
不曾受各种左翼文学教条的约束。作为一个长期浸润
在南粤文化环境中的文学家，他站在平民立场创作，疏

远四五十年代左翼主流叙事形态，在小说创作中消解

了许多主流文化的政治元素。在表现形式上，《虾球传》
中流浪儿的故事忠实遵从市民文学的路子，正如茅盾

对小说的评价所言：“虾球那样的流浪儿及其一群伙伴
（其中有和虾球一样的扒手、有大小捞家、走私商人和
投机商人等等），正是香港小市民熟悉的人物。虾球的
倔强和自卫的机智，损人（扒窃）而又被损害被侮辱（受

制于比他大的流氓）的矛盾生活，引起了小市民的赞美

与同情，而‘曲折离奇’、充满了冒险的与统治阶级所谓
法律和社会秩序开玩笑的故事，也满足了小市民的好

奇心，使他们得到一种情感上的发泄。”②而在精神意蕴

上，《虾球传》中的“捞世界”与“虾球精神”正是南粤文
化中平民精神的展现，“捞世界”表现的是粤港两地芸
芸布衣庞杂多元、务实庸常、胼手砥足的世俗生活形
态，而“虾球精神”则传达乐天达观的粤人性情、进取求
变的奋斗意识以及思考应对人生的张力，在这个意义

上，《虾球传》可以说是20世纪40年代独树一帜的粤味
文化小说。

① 黄谷柳：《虾球传》，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② 茅盾：《关于〈虾球传〉》，文艺报1949年4月。

作 者：王少瑜，广东肇庆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

向为中国当代文学。
编 辑：朱 林 E-mail:sxmzxs3@163.com

生恋情，后因精神分裂症住院，直到去世。
在此篇中，有墙的意象，一堵隐形的墙，一堵透明

的墙，当然墙是隐喻。如果没有意识到墙的存在，就会
安于生活。一旦意识到墙的存在，就会试图翻越它，结
果是一次次摔下来。写作，是翻越障碍的方式，是女性
作家们选择的生存方式。她们有了智慧，看清自己，却
无法逾越，一次次被撞回。在文末，耶利内克书写了古
希腊神话中神的谱系：地母该亚鼓动孩子们反叛“卑
鄙的父亲”，最后儿子克罗诺斯用母亲铸的刀阉割了
父亲。
杰奎琳是现实世界里的王后，万人敬仰的女人，剧

本中的她却充满了普通女性的苦恼。她苦心经营，经受
总统丈夫拈花惹草的嫉妒和痛苦、丈夫遇刺带给她的
精神创伤、屡次流产的惨痛经历。此篇似乎有后现代
女权主义的味道，即行使女性的话语权，对历史事件、
个人遭遇进行话语重述。但是耶利内克不是作翻案文
章，接着我们看到杰奎琳的另一面：对普拉斯清贫生活

的讽刺。耶利内克毫不客气、毫不留情、毫无怜恤地让
杰奎琳说出下面的话：“作诗的时间当然得有，但最好
你的衣裙就是诗！……要依靠肉体。”⑥可以说，耶利内
克写出了事情的两面性。
戴安娜王妃的故事家喻户晓。格林童话中的灰姑

娘历经磨难，终于幸福地与王子生活在一起，童话就此

结束。戴安娜是现实世界版的灰姑娘，她作为平民而幸
运地成为王妃，故事才刚刚开始呢。耶利内克开篇就描
写了戴安娜的葬礼。庄严肃穆的葬礼成为一场作秀，王
妃的外遇令王宫尴尬，王宫出于贵族的礼貌而非真情

降旗，连旗帜也感染了暧昧的气氛，“……白金汉宫上
的旗帜，有史以来第一次不失时机地降了下来，轻飘飘

地落下就像一个脱衣舞女演员的衣服”⑦。耶利内克没
有严厉批判王宫的虚伪、同情王妃的悲剧，反讽意识使
耶利内克不可能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她对王宫和王
妃都是超然的：她不会祝愿王妃永生，永生不外乎自欺

欺人；她指出众生企图保留王妃照片的虚妄，王妃不会

活在她的物品中，王妃已然长眠地下；她不失时机地调

侃一下海德格尔：大地是自身锁闭而不可穿透的。
由于反讽意识，《死亡与少女》打破了少女永生的

神话，将六位女性永远打入冰冷的地下。其反讽意识
使得永生不可能，使得女权主义不可能。不是基于对女
性被塑造事实的洞悉，而是基于对复杂人性的洞悉。她
对女性的态度是多重的：有赞美，有悲悯，也有揶揄。由
于反讽意识，耶利内克深知自己也是芸芸众生，所以她

不会做他人的道德法官，不会高高在上俯视众生，不可

能真正超脱于人世，她自身的生存方式就是反讽的。她
的反讽意识最值得称许之处即她是真诚的、毫不留情
地颠覆自欺欺人的神话，揭破一切的伪善、造作、虚荣、
虚弱……如此，人的真正自由才有可能。

① 赵毅衡：《新批评———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中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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